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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展开幕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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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盛会临粤北
早期岭南探源将开新篇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梁善茵

10 月 12 日，中国考古学界
盛事“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
年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
会”）在广东韶关召开。粤北第
一次迎来了近百位全国各地的
考古学专家、学者和青年学人，
共同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
年，也为广东史前先秦考古以及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贡献智慧
与力量。

13日，羊城晚报记者跟随专
家学者一行前往曲江石峡遗址、
英德岩山寨遗址、英德青塘遗址
参观考察，从韶关曲江到清远英
德，在实地走访中感受广东先秦
考古的世纪历程，探寻岭南远古
先民的足迹。

走进位于韶关曲江的马坝人
遗址公园，从两排笔直的行道树
中间穿过，就来到了1988年落成
开放的曲江区博物馆（马坝人博
物馆）。

为纪念石峡遗址发掘 50 周
年，10月 13日，“石峡文化新展”
在韶关市曲江博物馆揭幕开展。
曲江区博物馆对展厅进行了全面
提升，玉钺、玉琮、玉环、盘式鼎、
釜形鼎……多件石峡遗址出土文
物在展厅与观众见面。

公园内，曲江区博物馆的对
面就是狮子岩，它由“狮头”“狮

尾”两座山峰组成，二者之间是
一块宽阔的峡地，这里温暖湿
润、水草丰沛，俗称“石峡”，即为
石峡遗址的发现地。

1972年冬，曲江县文化馆干
部黄志高、刘成德在石峡梯田里
发现了陶片、石器和红烧土，由此
揭开了石峡遗址发掘的序幕。五
十年后我们再次来到石峡遗址，
原址发掘结束后经过泥土回填，
又重新长成了一片茂密的草地。

石峡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广东
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之一，
也是 20 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

现。遗址于 1973 年底至 1978 年
底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666
平方米，清理墓葬 132 座。考古
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峡遗址共有
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时间跨度
为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前段至春秋早期，以其中第
二期的“石峡文化”最具代表性。

还是在这个公园里，距离石峡
遗址不到一百米的狮头山，为马坝
人遗址的所在地，是进入历史教科
书的胜迹。山体岩洞中，出土了距
今约12.9万年前的“马坝人”古人
类头盖骨化石。在狮子岩景区，同
时拥有旧石器时期的马坝人遗址
和新石器时期的石峡遗址，前来参
观的游客自然络绎不绝。

10月 13日，羊城晚报记者跟
随专家学者一道，从韶关市区来
到位于英德市青塘镇榄村的岩山
寨遗址。岩山寨是一座相对高度
约40米的石灰岩孤峰，这里地处
粤北山区与珠江三角洲中间地
带，属于喀斯特地貌。

石峡文化代表了岭南新石器
晚期时间段的文化高地，对周边
区域产生很大影响，它的主要传
播和影响地区为粤北地区，考古

发掘和研究证明，岩山寨遗址就
是一处重要的石峡文化聚落遗
址。同时，岩山寨遗址也是岭南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
至夏商时期中心聚落遗址。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
生在本次研讨会的视频致辞中表
示：五十年前，石峡遗址成为广东
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填补了广东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2021年，
英德岩山寨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

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英
德岩山寨遗址的发现，就是石峡遗
址发掘五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据英德岩山寨遗址项目负责
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
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锁强介绍，岩
山寨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包
含居住区、墓葬区等多个功能分
区。“它是目前广东唯一在石灰岩
孤峰顶部、山体多个溶洞和外围
台地均发现丰富遗存的大型先秦
聚落遗址。”

岩山寨遗址岩背地点是遗址
内集中分布的墓葬区，共清理出

石峡文化时期墓葬 92 座。墓葬
区的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
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
化特征。“在这些墓葬中，可见一
次葬、二次葬和迁出葬现象，二次
葬多见烘烤墓壁及底部铺垫炭灰
习俗，少数墓葬保存了木质葬具
残痕，这在岭南的同类遗址中极
为罕见。”刘锁强介绍。

一到达现场，专家学者很快
就三三两两地实地观察起来。在
一处墓葬前，他们对墓坑四周的
烧壁和墓底积碳的情况展开了热
烈讨论。

随后，专家们还前往距离岩
山寨遗址不到一公里，另一处岭
南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青塘
遗址进行考察，它是华南地区新
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典型的洞穴
遗址。经过 2016 年至 2018 年的
考古发掘，青塘遗址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考古新发现——发现了距
今1.35万年华南地区年代最早的
可确认葬式的墓葬，出土了广东

境内保存最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
的古人类化石，并发现了目前华
南最早的穿孔蚌器和广东最早的
早期陶器。

青塘遗址与岩山寨遗址，都
位于英德市青塘镇辖区内。记者
从现场了解到，为了更好进行古
遗址保护和文化传承，当地正在
推动以辖区两个重要考古遗址
——英德青塘遗址和英德岩山寨

遗址——为核心，建成青塘考古
遗址公园。

该遗址公园将集研究、保护、
展示、传承青塘遗址与岩山寨遗址
价值于一体，总面积约 338.11 公
顷。目前青塘考古遗址公园管理
委员会已成立，完成了《青塘遗址
保护规划》和《青塘考古遗址公园
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2022年
12月，英德青塘考古遗址公园成功
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
项名单。记者了解到，遗址公园的
建设正在多方筹备和展开中。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为“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
十周年的研讨会”及相关活
动设计了主题标识。

设计者为该院古建筑
保护研究所所长蔡凌。她
以石峡遗址出土的三件代
表性礼器——玉钺、玉璜和
玉璧为元素，构成抽象的数
字“50”字样变体。外圈以
玉琮平面轮廓线图环绕，旨
在 点 明 50 周 年 纪 念 的 主
题；同时，三件礼器还形成
为“ 石 ”的 汉 字 意 向 ，一 喻

“石峡”，揭示挖掘地点；二
喻“新石器时期”，意指石峡
遗址是重要的新石器时期
考古发现。

石峡文化实证岭南岭北双向交流

研究表明，石峡文化距今
5000-4000 年，这个时期的居民
开始走出洞穴，选择在相对低缓
的台地上定居生活。他们以木骨
泥墙建造房屋，以二次葬习俗埋
葬死者。他们制造出通体磨光的
石器，煮饭的陶器上装饰着朴素
的花纹，日常劳作或渔猎采集，
或种植稻米，还会纺织麻布，缝
制衣裳。

石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对于
广东考古学史意义非凡。著名考
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在《石峡文
化初探》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三
个一”论述：是岭南史前先秦至
秦汉历史探索过程中一把重要的
钥匙，是探索岭南与相关文化关
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探索我国

古代先民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一
个出发点。

这一点至今仍为学界所高度
认同，前来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
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就强调，
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仍然不
过时，而且相当全面。

石峡文化墓葬中的玉钺、玉
琮等玉器，具有良渚文化玉器特
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广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
岩曾长期参与石峡遗址出土文物
的整理和研究。他指出：“正如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指出的：中
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是一
个多元一体的过程，石峡文化是
以玉琮、玉钺等礼器为标志的良

渚文明的西南边界。”
石峡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

同时，也对外传播影响其他地
区。李岩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石峡文化通过与相邻文化的交
流，向北输出了广东的几何印纹
陶因素，对三代时期我国东南地
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形成做
出了重要且独特的贡献。”这也
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史
前阶段，岭南和长江下游的文化
交流是双向互动的。

李岩因而在研讨会的主旨发
言中呼吁，希望更多的中青年学
者关注岭南地区。“我们的目标
是描绘中国文明起源的完整历史
画卷，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及中
国化进程不可或缺。希望各位在
关注中原、长江地区之外，也把
眼光朝我们更南边这个地方来看
一看。”

岩山寨遗址的发现是“最好纪念”

青塘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在规划中

刘锁强介绍，半个世纪以
来，尤其是最近十年，广东先秦
考古重要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
英德岩山寨遗址等主动性考古
项目的实施，使新的研究理念与
方法得以不断实践。其中，无论
是基建项目还是主动性项目都
强化了课题意识，多学科合作以
及科技考古的手段应用日益增
加，田野考古向纵深发展，广东
考古人在用更宏观的视角思考
岭南考古。

在“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
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广东
启动“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消息
正式发布，引发极大关注。

在刘锁强看来，“早期岭南探
源工程科学研究计划”就是要为
深入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回答好
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等问题、全
面展示中华文明风采提交广东答
卷。研究计划将由广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牵头，联合省内考古机
构以及国内高水平高校和机构，

通过获取比较全面的考古材料，
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复原早期
岭南文化发展图景。

刘锁强表示，“早期岭南探源
工程”将极大推动广东省文物考
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传统的田
野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研究之外，
还包括对遗址与文物价值的阐
释、宣传以及展示等。按照我们
的工作计划，除正常开展的考古
调查、发掘、研究，还会进行考古
成果的发布，举办考古成果展览，
以及编写通俗的科普读物，另外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省级和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立项与建设。”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将提交广东答卷

尹吉男：艺术创作，“在场”比“书卷气”更重要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

院教授，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
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从事中国美
术史、美术考古、宋元明清绘画史、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及中国当代
美术评论。著有《独自叩门》《后娘
主义》《知识生成的图像史》，主编有

《中国美术史》（2019）等。

羊城晚报：十年前，您在微博
上调侃：“中国当代水墨有三种，真
水墨、真的水墨、真水的墨。”这句
话在当下是否需要改动？

尹吉男：我的那句话描述的
是一种常态，不是临时的，永远都
是那种状况。

水墨是一个语言系统，而不
是绘画本身。水墨艺术难以有非
常明确的标准，弹性空间很大，只
能靠那些有品位的人来决定，这
些人又预设了“价值观”。而在当
下的创作群体里，从艺的人太多，
都想成为艺术家，以为水墨是最
容易入手的，就跟写字一样，造成
了大家都觉得水墨画容易操作。

今天荣宝斋在深圳、广州推
出当代水墨作品的展览，正是对
其百年传统的延续。其实荣宝斋
一直是与时俱进的。从晚清民国
到解放初期，荣宝斋关注的并不
是古代的，而是当时的当代。他
们那时关注的艺术家，如齐白石、
傅抱石、李可染、黄永玉等，他们
的艺术在当时就是新的样态。近
四十年来，中国艺术家已经融入
国际文化语境。在这个背景下，
荣宝斋应该更全面地介入当代，
推出和发现当下艺术，以及被忽
略的好的艺术。

羊城晚报：在《知识生成的图
像史》中，您花了很多笔墨梳理、讲
述、阐发谢环这样艺术史上着墨不
多，甚至被忽略的画家。

尹吉男：对明代的谢环这类
画家的忽略，与董其昌为代表的
文人画评价体系有关。他们认

为，谢环这样的“庙堂”画家，为
皇家服务，缺乏自由的意识，不如

“山林”画家，甚至假定他们没有
足够的文化修养。但其实在明代
中期还没有这么固化，比如在沈
周的认识里就不是这样的。戴进
也曾短暂进宫，大家不会因此否
定他的画。艺术的好坏不应该看
画家的身份，艺术家的身份本质
论是晚明才建立起来的。

我找了谢环的特例，就是为
了打破这种身份本质论。没有人
一生下来就是宫廷画家，宫廷画
家在进入宫廷之前是做什么的？
他肯定是个普通画家，但他又是
一个什么样的画家呢？他要么是
民间的职业画家，要么是文人画
家。而这个问题对于谢环就非常
清楚，他在进入宫廷之前就是个
文人画家，但他变成宫廷职业画
家以后，生活也是有二重性的。
一方面要完成宫廷交给的任务，
一方面也在业余的时候画自己喜
欢的文人画，怎么能以身份本质
论来定性？

羊城晚报：《知识生成的图像
史》中收录了您的本科论文。历史
学、考古学专业训练对于您的艺术
研究、艺术评论有怎样的裨益？

尹吉男：北京大学时期的考古
学和历史学训练对我的影响最大，
因为涉及不同领域，这些训练并非
立即见到效果，而是一个不断生发
的过程，使我认识到考古学同当代
艺术方法论的重要关联。

考古学的模式跟当代批评很
像，在考古学里，首先要发掘过去

没有被发现的东西，或者是当时
的知识谱系里没有的知识，所以
起到了发现的作用。然后是命
名，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命
名。再对其进行解释。跟当代艺
术批评的模式一样，要发现新风
格、新方法、新模式、新图像、新
元素，要有敏锐的发现，再命名，
再解释。

考古学没什么固定模式，因
为你从未发现那个东西，以前的
人也没见过，就没有任何现成的
解释。因此，要运用基本的文化
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知识来解释，
讲出对这个事物的认识。他们写
的其实不是批评，基本相当于一
篇期刊发表的对具体艺术一般性
的总论，只是没有注释而已。我
只是把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史
变成一个大背景，发挥对图像的
直觉力。发现越精准，命名就更
精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解释也
就精准了。由此，我建立了比较
独特的批评风格，跟很多人写批
评的模式不同。

羊城晚报：现在的一些艺术
评论让人感到难以阅读，甚至有

“文科黑话”的感觉。
尹吉男：其实他们当中的一

些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
是那套逻辑在起作用。觉得目前
的艺术评论太学究化，缺少鲜活
的观察，而且不太欣赏直觉力，那
就是无效。批评不是总结规律，
也不是综合概括。批评就是作出
全新的解释，发出一点声音来，而
不是对个别作品抽象出共性。

羊城晚报：如今越来越多的
历史学专业学者注意到图像、艺
术的价值，对此有什么需要注意
的问题？

尹吉男：当研究社会史的人
都在利用图像进行研究时，就变
成了以图证史，图像只是一个辅
助性材料，不是提问题的第一媒
介，这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不论是政治史、社会史还是思想
史、哲学史，如果核心仍然是通
过文字来提问题，用图像来证
明，那么这个逻辑化图像并没有
其独立性。我希望他提问题起
点是从图像提出的，而不是从文
字提出的。因为文字本身就可
以自证历史，比如说我们去看历
史文献就可以解决，借助图像只
是多了一个佐证。

有人评价我的文章时说，难
以界定是政治史的文章，还是艺

术史的文章。对我来讲不纠结，
这是一体化的。因为我的问题是
从图像中提出来的。一个复杂观
念的图像表达，能承载很多东
西。现在的史学界、思想史界也
做了很多尝试。比如李零对一些
祭奠空间做过调查，可以说是对
图像和历史关系琢磨最多的人，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去做截然的划
分，因为这些都是他的研究对象。

羊城晚报：自 2019 年邀请到
广州美术学院任教，您在广东已
经“在场”了好几年。对广东文
化建设有怎样的建议？

尹吉男：广东总体还比较开
放、温和，特别在文化方面不是竞
争状态。但在北京，文化精英都
像在斗法，都是一浪比一浪高的，
这种竞争状态也有积极的部分，
人会处于昂扬、有斗志的状态。
潘公凯当年从浙江到北京的时

候，他就感觉有差别：我们在杭州
谈中国怎么样，到了央美都不谈
中国，而是在谈世界怎么样。

广东有很多好的学者，但好
像没有明显的学术圈或文化圈
的概念。这个东西在北京是非
常强烈的。处在不同圈子的人

可能会互相否定，但有的人会打
破很多圈子，也有好多圈子被部
分人共同拥有。这些圈子都挺
有质量的，都会讨论国际化的话
题。通过比较大的交流空间，可
以刺激个体学者跨界思考、实
践，有效打破一些学科壁垒。

1 不以画家身份判定作品艺术高低

2 真正的艺术收藏家不是普通的投资家

3 高质量“圈子”可以刺激个体思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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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今月还
同 古 月 圆

——李津、武艺、桐
溪小蝉、党震四人
作品展》先后在荣
宝斋（深圳）空间、
荣宝斋广州分店展
出。展览由著名学
者尹吉男担任学术
顾问，丛涛担任策
展人。参展的四位
艺术家作品，呈现
了当代水墨丰富的
可能性。在深圳展
览现场，尹吉男接
受了羊城晚报记者
专访——

日

羊城晚报：您曾说，“学习美
术史要与美术评论联系起来，而
且要做独立的评论”。艺术家与
艺术评论家关系的理想状态是
怎样的？

尹吉男：首先，评论家不能
拿钱写作，特别是不能拿艺术家
的钱。国外有两类批评家，一类
是和画廊企业结合的，受画廊供
养，他们当然会为画廊说话，画
廊推荐的画他都要说好。还有
一些独立批评家，他们是为媒体
写作的，不从画家手里拿钱，也
不从画廊那里拿钱，而是从报纸
媒体那里领取专栏稿酬。专栏
要好看，就必须有批评性，眼光
锐利、文风犀利，他们一般都经
过专业训练，稳、准、狠，观众看
完展览以后是要看专栏评论的；
其次是艺术杂志的批评专栏，是
稍微有深度的平台。

有的画家开了展览，一看专
栏评论说他的作品不好，甚至卷
铺盖跑人了，一辈子不再当艺术
家了。西方好的艺术评论就是

这么养成的，媒体给了评论家一
个空间，调动他们去批判，产生
了很多好的结果。所以说，当下
需要一个像资助艺术家一样资
助纯粹批评工作的第三方机构，
有了这种机会与机制，艺术批评
就能够转为良性。

羊城晚报：当下如何看待艺
术批评呢？

尹吉男：其实很多人已经开
始不太听批评了，他只关心能不
能翻倍，投资能不能赚钱，基本
上把艺术品当成股票。真正的
艺术收藏家不是普通的投资
家。一旦投资引进来后，会导致
艺术品不稳定，价格虚高，然后
突然暴跌，跟股市一样，对艺术
品收藏来讲，会缺乏安全感。

在某些时候，艺术跟审美没
关系了，就是一个符号，代表财
富，艺术好不好也没人关心。所
以，艺术批评首先是被人情世故
干掉的，其次是被资本干掉的。
但如果资本控制艺术品，控制媒
体，控制某个版面，这不是正常

的艺术生态。
羊城晚报：您的两本“文化

与 艺 术 随 笔 集 ”的 副 标 题 都 是
“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
一位学者在“近观”当下文化中，
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尹吉男：这两本书基本上相
当于文化速写，有点像战地记者
到现场。我们很多时候电话采
访、远距离采访、整理已有资料，
这些都是不在场，是缺席的状
态。在场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这
是写作的要义。

比如司马迁在写鸿门宴的
时 候 不 在 场 ，这 就 是 最 大 遗
憾。由于不在场，他会代入很
多想象，才会有樊哙戏剧性的
表现，感觉樊哙的讲话水平比
张良还高，在谴责项羽时说的
那番话很有水平，不太像是屠
夫会说的话。这都是司马迁给
樊哙编的，现场听到的绝对不
是这些话。而在现场和近距离
观察，可以为后面的研究提供
更多的线索。

我觉得“在场”越多越好，但
是现在手机、视频很快就把声音
传过去，可传达人的质量是一个
问题。是不是有效传达人？传达
人可能不知道文化里最重要的、
最新的东西，那就有点遗憾。在
场是不可取代的，观察不能通过
查资料查出来的。

羊城晚报：就像您在评价创
作时所说的，在场感是最好的，
书卷气反而次之？

尹吉男：对，创作上的“在
场”非常重要。哪怕用隐喻象
征的手法——如鲁迅写《故事
新编》——都是在场状态。这
是他写作的动力。他写的就是
身边的人，骂的也是身边的人，
这就是鲁迅的现场感，这个把
握是非常重要的，与“舞台感”
的写作有着天渊之别。这就是
伟大作家所干的事情，雨果写
的《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现
场发生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也
是在场的，在场让他们写下史
诗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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